厦门之恋（姜银）

2004年的情人节。厦门。鼓浪屿。

仿佛就在一念之间，我打电话告诉我的好朋友S，我要去很远的南方去见一个通了八个月电话的话友L。S见过L，对他的印像不是很好，他一再告诫我，我和L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的人。在厦门，S是在一家夜总会与L见面的，他说L的身边美女如云，但这些女人全是最低贱的小姐。“亲爱的老姐，你不会糊涂到去和那些鸡去抢一个什么都不是的男人吧？！”，小我一岁的S这时显的比我清醒多了。快挂电话的时候，S又补充了一句：“不过厦门确实是一个好地方，但她是男人的天堂，我在厦门，亲眼看到晚上有好多小姐站在街上发名片。你是女人，请你离厦门远点。”

我说我信命，如果命中有一遭和L不般配的缘分，我也认了。其实说这句话时，我自己都觉得很牵强。

挂了S的电话，M的电话又进来了。她是S搬来的救兵。我苦涩的笑了：“不用劝了，我已经订好了明天下午飞晋江的航班。”

“你不是去厦门吗？”

“L说他在石狮做一个装修迪吧的工程，大概在那边要待三个月，让我去那陪他过情人节。”

“真不可思议，你都没见过他，居然一下跑到那个鬼地方找他，不怕他把你卖了？”

“或许我相信一种心灵上的东西，永远都不会改变。”

 M发现实在劝不动我，开始像哄小孩一样哄我：“咱们不去石狮了，你不是一直想去西藏吗？要不我和S舍命陪君子，陪你去西藏怎么样？”

“我记得好像你曾说过要陪我去绑架《XX时报》的小龙，然后把我们藏进一个深山老林，从此我和他过着幸福的生活？！”

电话那头的M狂笑不止：“亲爱的，我只是说说逗你开心，我哪有那本事啊。”

《XX时报》的小龙，是我二年前交往过的一个男朋友，不知是冥冥中自有天意，还是生活的偶然巧合，他也是厦门人。看来，厦门真是我命中注定的城市，想不去都不行。

凌晨一点，我所在唱片公司的主管给我打手机，她看到我的辞职信，希望我慎重考虑。我坚决的说：不用了。

我发了一条短信给L：我很矛盾，现在我连工作也没有了，我不知道我的选择是否正确。

L给我回了：也许这是你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当我提着一个小小的淡绿色旅行包通过首都国际机场的安检，我真的不知道每向前跨出一步对我意味着什么。登机前的几分钟，又接到M和S的电话，再劝我不去已经不可能了，他们叮嘱我千万小心，也不要把什么都往坏的方面想，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北京永远有两个好朋友在等我回来。

飞机在跑道滑翔，一下冲入上空的那一刻，我闭上眼睛，泪水顺着鼻梁缓缓滑落到唇上。

MF8114航班在从北京到晋江飞行的二个多小时中，我没有吃任何东西，除了喝水，更多的时间我的脑子里，像过电影般慢慢回放与L从第一次通话到渐渐把自己陷入这段在别人看来很可笑很荒谬的电话恋情。

第一次接L的电话，他是打到我们公司找我的一个同事，刚好她去上海出差了，L便问我能不能告诉他崔健的演出价格。其实在公司接到过类似这样很多与工作有关的电话，从来没有想过会因这样的工作电话展开一段死去活来的恋爱。

刚开始的几天纯粹是谈公事，聊的时间长了，话题自然也多了。每天好几个小时雷打不动的缠绵情话，很难不走火入魔。在电话里，我是L的老婆，我告诉他，我要管他，以免他被别的女人抢走。L对我的这一决定，很满意，更乐意接受我每天雷打不动的电话“查岗”。直到有一天深夜，L在电话里对我哭，那一瞬间，我的心非常痛，原来人性在夜晚，在一个人独处时，在撕掉白天伪装的面具后，都有他最脆弱的一面。从那天开始，我在心里告诉自己，不管以后和L有没有结果，我都要用一颗真心去对L好。就像L说的，长这么大，我是唯一可以让他倾诉的人，他只会把他心里所有的伤，所有的痛，毫无保留的展现给我。  和L通了大半年的电话，他成了我唯一的精神支柱，虽然没有见过面，但那种对他在感情上的依赖，已经让我陷的无力自拔。2003年的圣诞节，繁忙的工作把我所有的日程全部排满，那几个星期，我像一个空中飞人，每天辗转于每个城市的机场。但我还是很早就把圣诞节那天的日程空了出来，我告诉L我要在那天从长沙飞到厦门陪他过圣诞节。当我买好机票打电话通知L接机时间时，我发现他的家里居然有一个女人。挂了电话，我的脑子里空空的。我把去厦门的机票改签飞温州的，圣诞节那天我依然要工作。没有了爱情，工作是我生活的全部。圣诞节的晚上，忙完手中的CASE，已是深夜十一点多。拍档们建议去喝酒庆祝，从来没有喝多过的我，在那天喝了很多很多酒。白酒，红酒，啤酒，暂时麻痹了我的神经，喝醉了我才不会想L家里有别的女人，这样我才会忘了心里的伤痛。烟和酒都是女人最好的伴侣，只有她们不会像男人那样背叛自己。快乐时相伴，痛苦时相随。我不知道那晚是怎么回酒店的，凌晨三点我趴在房间洗手间的脸盆上边哭边吐，我拨通L家里的电话，那个女人用恶毒的语言骂我，而我不会用一个字去反击。那一刻，我是那么的无助。我又拔L的手机，他也喝醉了，他让我不要再给他打电话，他不会爱一个没有见过面的女人，他只会爱那个现在住在他家的女人，她才是他真正的老婆，他会和她天长地久过一辈子。我跪在洗手间的地上，泪如雨下。我不知道这半年多的时间，L对这段感情，有没有真的付出一点，而我，真的是付出了我全部的真心。

第二天一早，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和精神，我坐上午十点多的飞机返回北京。离开酒店时，和我同住一个房间的女歌手R跟我说：自己照顾好自己！我知道她还有其他的话想和说，我连忙掩饰过去：谢谢！我没事。挺好的！很多年了，在别人面前我露出的永远是笑脸，哪怕是前一分钟刚刚哭过。在别人面前永远选择坚强，但一个人独处时，那种压抑的痛苦越来越令我不堪承受。在飞机上，我一直在流泪，我在心里默默的对自己说：忘了他，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2004年的1月8日，我带歌手李杰去青岛出差，在机场候机的时候，我听到了阿杜的一首歌《坚持到底》。在我觉得我和L根本没有未来的时候，L说他喜欢阿杜的《坚持到底》，我们的爱情必须坚持到底。把一个人刻在心里，嘴上说忘记，只是自己对自己一种美好的欺骗。我给L发了一条信息：我在青岛机场，听《坚持到底》。

在我回到北京，我收到L的回音：把我忘了。

很多时候L的话，仿佛一记响亮的耳光，让我丧失了做女人的所有尊严。就像L和他家里的那个女人骂我贱一样，我居然没有了任何的知觉。

2004年的除夕，我从北京回到江苏老家，已是下午三点。晚上我在给很多朋友打电话拜年的时候，我在想是否应该给L打一个。突然我接到了L的电话，他对我说：新年快乐！             大年初二的凌晨二点，我的手机响了，从睡梦中惊醒，我不用看手机上号码的显示，我都知道一定是L。只有他，才会在凌晨的时间给我打电话。认识L后，我的睡眠质量变的相当的差，因为他每天都是凌晨回家，给我打完电话，然后睡觉。而我通常是十一点睡觉，往往是我刚刚睡着，L的电话把我吵醒，等他挂了电话睡觉，我却再也睡不着了。长期下来，这样的事成了一种习惯。如果哪天L凌晨不给我打电话，我会一直睡不着，我担心他在外面有什么事。

本来不想接L的电话，因为经过一些事，我们变得很陌生。但抵挡不过对他的想念，我还是按了接听键。他说他在石狮，过段时间想离开厦门，去温州发展，想听听我的意见。迷迷糊糊中，我不知道如何给他建议。不过那一夜，我又失眠了。初三的下午，我给L打电话，问他有没有来北京发展的计划？他想都没想，坚决的回答，北京不在他的考虑之中。挂了电话，我忽然觉得自己很傻。既然这样，那我和他也应该划句号了。

过完年回到北京，一个人平静的过着朝九晚五的日子。情人节的前夕，意外的接到L的电话，他说：我们重新开始吧！我问他，那个住在他家里的女人去哪儿了？他很轻松的说，她滚蛋了。我非常厌恶L的这种生活方式，但我真的很喜欢他，我不想就这样结束这段感情。也许是因为寂寞，我答应了他。我们又回到了从前的时光，每天我都会花几个小时给他打电话，虽然知道这份感情根本不会有结果，但还是很用心的去投入。L想情人节来北京看我，我担心他不来，我俩签了一份协议，我很认真的签上名字，摁上红红的手印。对于一份未知的感情，只能用一纸毫无意义的协议，用最原始的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去取得一点暂时的心理安慰。感情的冷暖，自己才能真正懂得。

2月11日的晚上，我往L的家里打电话，那个刺痛我内心的女声再次响起。握着电话，我的心在颤抖。虽然我知道L不在厦门，但这依然是我无法接受的事实。我让L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他说我爱你，你来石狮吧，过完情人节我们一起回厦门，我会当着你的面把这件事做一个了断。

2004年的2月12日傍晚五点四十分，飞机准时降落在晋江机场。带着对爱情的向往和那份跟L心灵相通的期许，怀着复杂的心情，走出了候机大厅。见到了L，跟我心里想的有很大差距，但我没有失望。有些心灵上的东西，不会因为一个人的外表而去改变。晚上在石狮的一家咖啡厅，我和L相对而坐，没有了电话里的激情，轰轰烈烈了大半年，一切归于平淡。我想到了杜拉斯的一部小说《黑夜号轮船》，“他和她无意中通过电话相识，两颗孤独而易感的心无法抗拒的靠近了，他们在黑夜里无休止的通电话-----”。如果杜拉斯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见面了，会是我和L见面的这幅场景吗？！L告诉我，他的近况非常不好，他在装修一个迪吧，和工人住在工地。他问我愿意和他一起住工地吗？我说愿意，虽然只是一种玩笑，但我真的很向往和自己喜欢的人过一种非常平淡的生活，哪怕每天为他洗衣做饭。曾经很多的理想抱负经过时间的磨砾，真的在回归一种原始的简单。没有了十七八岁的轻狂，为了自己喜欢的人现在可以放弃所有的一切。什么功名利禄，什么荣华富贵，在爱情面前是那么的渺小。

L没有钱让我住酒店，我自己刷的卡。对其他男人非常现实的我，总是希望用一颗包容的心去对待L。就像我在北京时，在电话里跟他说的那样，爱是一种恩慈。坐在房间里看电视，我和L谁也不说话。我拨通L家里电话，那个女人依然在。我把手机递给L：“你跟她说，让她走。”

L一句话也不说，挂了电话，对我说：我的事，我自己解决，不用你管！

那一刻，我的心凉到了极点，我想哭，但哭不出一滴眼泪。我觉得很委屈，这就是我来石狮，L给予我的回报。2月13日上午，我收拾行李，准备离开这个陌生的城市。在踏出房间的一瞬间，我问自己：这就是两百多个日日夜夜对爱情的向往？既然不远千里来了，那就过唯一的一个情人节，一辈子和他就过这一次。

我想到L的感冒很严重，我跑到药店给他买药，回酒店的路上，我又一次在心里告诉自己：爱是一种恩慈。

也许这辈子对他的好，他不能理解，更不能回报，那就等下辈子吧。

中午L和我去逛街，买衣服，吃饭，他没有一分钱。我的心情很不好，我可以给他花钱，但他对我根本不忠贞。我要的不多，我要的只是一份我只属于他，他也只属于我的感情。但是，他做不到。我的脾气不好，L的态度更差。我对他失望之极，下午我去网吧上网，碰到很久以前我曾喜欢但没有一点结果的一个男孩，我向他倾诉我此刻的心情，他说我是一个好女孩，从他第一次见我，他就看出我是那种对感情很认真很用心的人，因为他怕给不起太多的承诺，因为不想让我受到一点伤害，他选择了放弃我。在QQ上看到长长的那段话，在异乡的一个网吧，我一下子哭的稀里哗啦。

晚上受厦门一个朋友的嘱托，当地农业银行和工商局的几个父母官请我吃晚饭。因为心情不好，我又喝醉了。L对我的行为很不满意，他说明天就是情人节了，他给我订了一束玫瑰花，但现在已经不需要了。说完他把那张订花的单子撕成了碎片。2月14日的凌晨一点，我陪L去吃了最后一顿饭，我没有吃东西，一直在看着L，我知道再过一个或两个小时，我们将永远的分别。果然吃完饭回到酒店，我和L再次吵的不可开交，我非常后悔与他见面，破坏了彼此心目中的那份美好。为了气我，L当着我的面，给住在他家的那个女人打电话，跟她说要回厦门陪她过情人节。所有的愤怒，在我身上全部爆发，我泄斯底理的让L滚出我的视线。凌晨三点，一个人如行尸走肉般走在石狮寂静的街头，所有对爱情美好的向往彻彻底底的破灭。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宁可相信那是一场梦。我给北京的好友S发了一条短信：原来我对男人是失望，而现在是绝望！

带着满身的伤痛，我去了厦门，一个我梦中美丽的城市。曾经无数次想来到这座城市，但没有想到会是在情人节这天以另一种形式到来。情人节的晚上，站在开往鼓浪屿的游船上，任凭海风的吹拂，心中感慨万千。许多年以后，我都会铭记2004年这个在厦门一个人渡过的没有情人的情人节。

海边的一对幸福的恋人在燃放小小的烟花，烟花绽放的那一瞬间，色彩无比的绚丽，燃尽人散，一切归于平静。爱情不过如此，燃烧的那一刻是美丽的，人走缘尽，用回忆去怀念曾经的温情与甜蜜。

2004年的2月15日，我离开厦门。在计程车带我去机场的那段路上，我把手机里储存的L给我发的所有信息全部删除，最后一条是：你是我这辈子唯一的真爱。人的一生很短暂，所以我会很认真的爱你！

我的泪水再次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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